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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杯可好
黄玲玲

苗红

乡谊

在江边吃鱼，又是一番景象。

渔庄在江边，延伸到江水中，我们仿佛坐于江面之上。在

江边，通常吃江肥鲴，吃三色鱼，吃江鲢鱼。长江的鱼多肥厚

鲜美，吃完后抿抿嘴巴，嘴唇都似要粘连到一起，那份糯啊，让

人回味无穷。

江风吹过，轻拂面颊，无酒也微醉。

江肥鲴炖得浓稠，里面有大片的榨菜，圆坨榨菜的些许

酸，些许咸，融入肥厚多脂的鱼里，正好解腻。

江肥鲴得来不易，它聪明而狡猾，潜藏于深水区，轻易不

露头。弟弟知道它们的活动规律，在江水的洄湾处搭了帐篷，

备了鲜活的泥鳅作诱饵，每根钓竿上还系有小铃铛，专等夜的

来临。

夏天，抹了防蚊药也不管用，蚊子密密实实地扑过来，透

过厚厚的衣物也能咬进皮肉里。冬天就更难了，穿着厚重的

大衣，依然冻得牙齿打架，打摆子一般。人躲进帐篷里，也不

敢睡，支着耳朵听有没有铃铛发出的响声。铃铛响了，鱼就上

钩了。弟弟守候过无数的夜，却没钓上一条江肥鲴，可见这鱼

难得。

酒过三巡，男人们就管不住嘴了，满腹牢骚宣泄出来，你

才知道他过得有多苦，在单位受排挤，在家里受冷落。可平日

里，他们都是再体面不过的，个个春光满面，多如意一般。看

来，酒后吐真言，不假。

也许不光是酒，醉人的还有其中的美景。

我去过江鱼舫，那是一艘停靠在江中的船。船，其实是一

个小酒馆，饮酒时，船体随着波浪微微晃动，犹如行驶在茫茫

的大海上，亦有水波的荡漾声、呼呼的风声从耳畔流过。无边

的夜色里，远处一盏微弱的灯，似星星渔火。船上有灯，灯也

极亮；船上也闹，孤独感却排遣不了。那份孤独紧紧地包裹着

你，酒浇不下去，酒令也掩盖不了。突然哭声就传了出来。

那是同学中一个生意做得极大的人。他说，苦倒不怕，就

是这苦没处倾诉，心里憋屈得慌啊。如今很多事不遂人意，硬

生生横挡在你面前，你能怎么办？

朋友痛哭流涕，全然不顾形象，那威风八面，西装革履，行

走如风的男人，在水天一色中，成了一个无助的孩子。

乘坐返往岸边的小船，朋友已经醉得人事不省，他的不如

意，他那远大的理想，还有这顿酒语，江肥鲴鲜美的味道，一概

不记得了。

我们都会有明天，在这温润的水乡里，草色如帘，鱼肥物

美，荷香遍野，该忘记所有的痛。无论是年少时的青春记忆，

还是人生的不得志不如意，都终将随着时间离我们远去。既

如此，应该释怀。

对着这滚滚江水，朋友，干一杯可好？

多年前，我到湖南长沙开会，报到那天晚饭后，大伙儿都

相邀外出游玩了。我素喜清静，便谢绝邀请，独自外出散步

后，准备回房早早休息。

路过一楼走廊时，见接待处房门半掩，有灯光透出。从门

缝瞧见里面放着一个报架，架上整整齐齐挂着十余份报纸。

我轻轻敲门，一个俯身办公的年轻人抬起头来。我指了

指报架，示意想看报。他看懂了我的意图，微微点头。得到允

许，我进入房间轻手轻脚拿过报纸，坐在沙发上翻阅起来。大

约一个小时，把十余份报纸浏览了一遍，见年轻人仍在埋头办

公，便轻轻带上房门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也是这样度过的，他办公，我看报，互不打扰。

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专心读报，忽然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放在我面前。我起身道谢，他摆摆手，示意我坐下喝茶。

落座之后，谈话便开始了。他率先自报家门，陈姓，长沙

人，负责大会接待工作。他接着问：“先生来自哪里？”“河南洛

阳。”“啊！先生是洛阳城里人吗？”“我原籍城东郊县。”

“城东哪里？”他突然直起身来，急欲知道答案的样子。

我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快，心想，洛阳距长沙千里之遥，徒

问何益？便卖个关子说：“祖籍盛名勿须夸，伐纣武王曾下

榻。伊洛四岸占其半，两水汇处是我家。”

“我猜出来了！”他惊喜失声，“偃师夹河滩前滩，对不对？”

这下可让我惊掉下巴了，他是怎么知道的？

小陈得意地仰靠在椅背上，悠悠地说，十年前他在武汉上

大学时，和来自河南偃师的同学小魏相识相恋。如今他和爱

人已在长沙安家，小孩都五岁了。爱人家住滩头，距前滩一箭

之遥，他陪爱人省亲时去过。

我恍然大悟。在这遥远的异乡，能遇见故乡的亲人，真令

人激动万分。我俩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双手紧握在一起。

亲不亲，故乡人。我是个经常走南闯北的人，在全国许多

地方都遇到过洛阳老乡，一句乡音，一声问候，一个拥抱，使人

感觉分外亲切。

1989年秋，我在云南昆明海埂训练基地，遇到了被称为

“足球妈妈”的沈萍大姐。她一听说我来自洛阳，便也热情地

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洛阳媳妇。原来，她是洛阳南下干部杨铁

闯的遗孀。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家中做客，并不厌其烦地介绍

洛阳地区南下干部留昆人员情况。当我和这些老前辈见面

时，他们像亲人一样挨个和我拥抱，想起那一幕，我至今仍心

潮澎湃……

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曾逃难到甘肃徽县住过一段时

间。2005年春，我陪家父探访故地时，在一个小餐馆吃饭。

我发现我们要的两碗面条里都多加了一个鸡蛋，就问端饭的

小姑娘是不是搞错了。小姑娘笑嘻嘻地说：“我听出来了，你

们是洛阳人！咱们是老乡，我是孟津的。鸡蛋是送你

们的，吃吧！”我惊呆了！在这么遥远偏僻的地方，

居然还能遇到洛阳老乡，并且得到这弥足珍

贵的馈赠，心中顿时涌入一股暖流……


